
劳动力市场中性别的空间生产与实践

———基于 Ｂ 镇零工角劳动力市场的田野调查

潘泽泉　 　 曾　 木

　　摘　要：劳动力市场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的分析视角为研究劳动力市场空间的性别分工提供了进路。 以劳动

力市场性别分工的空间实践为基础，围绕社会关系与空间组织、生产空间结构与地理不平等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性

别空间分工、空间化过程，探讨两性如何基于不同策略展开空间组织，形成性别化劳动力市场空间，可以进一步揭

示空间组织、空间结构与主体相互作用下空间建构的过程。 男性中心的性别意识与父权文化通过空间规训、性别

意识形态、公私空间分异区分了两性的空间实践逻辑，经由男性空间宰制与女性空间退出的空间实践确立了男性

垄断与女性排斥的空间规则，实现了男性中心与女性边缘的性别空间再生产并不断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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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与城镇化进程，我国劳动

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 一方面，劳动力市场

迅速发育，大量就业机会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诸多

不平等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中开始显现，性别不平等

问题逐渐从家庭扩大到整个劳动力市场，并进一步

延伸至就业机会、就业过程与就业回报的整个职业

链条中。 破解性别不平等的就业难题，不仅关乎女

性的发展与命运，也是良好社会秩序建构的应有

之义。

一、文献回顾与田野调查

１．文献回顾

早期学界对性别化劳动力市场如何形成存在着

父权主义的文化规制论、制度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分

割论和个人网络的社会资本禀赋论三种主流观点。
当代学界对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研究走向社

会空间转向、生产地理学转向、女性主义转向，并呈

现多元综合的研究趋势，空间和女性研究的亲和性

使“空间”进入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研究视域，具
体表现为本体主义的物质空间观（地理的自然秩序

空间）、人文主义的意义空间观（表征的文化意义空

间和文化地理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关系空间观（建
构的话语实践空间与生产地理学）。 本体主义的物

质空间观注重空间作为地理坐标系统的差异性，认
为空间地理位置差异导致资源、经济、文化等差

异［１］ ，个体与社会等多种因素导致劳动力性别差异

的空间分布［２］ ，展示了两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不同

空间安排，以及就业空间性别差异具有的生产性权

力特征。 人文主义的意义空间观将空间视为一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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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文化、意义与身份的社会产品［３］ ，围绕工作场所

与家庭形成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空间二元论，
认为将女性约束在私人领域是一种特定的空间控

制。 空间被视为导致女性从事劳动力市场边缘部门

的媒介，通勤时间和距离影响了女性就业场所的选

择，家庭责任对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产生了空间束

缚从而导致女性的就业隔离，这不仅是家庭与职业

的空间联系下女性的自主选择，更来源于外部的制

度性约束［４］ 。 后结构主义的关系空间观则认为空

间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性别关系、权力关系以及

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体现于其中，也正是这些相

互关系构成了空间本身［５］ 。 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
性别与空间的共建，空间被视为社会关系与个体实

践运作中关系产生及再现的核心［６］ 。 女性被工作

场所排斥、职场性别分割、收入回报分异，表明劳动

力市场机构是男性权力的场所［７］ 。 男性在性别实

践中对空间的控制提供了男性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享

有的地位和权力优势的连续性，这种隐蔽的性别化

社会空间惯例促成了习以为常的、自然的性别秩序，
赋予了男性霸权［８］ 。

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地理空间与区域劳动

力市场性别结构，空间被固化为实体、静态的物理空

间，或侧重于外部制度环境、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结

构，或侧重于对女性体验、现象学中的女性与空间书

写，忽略了劳动力市场空间的性别分工来源于男性

与女性的关系性建构，缺乏一种作为关系建构社会

空间的生产地理学研究。 作为性别关系建构的生产

地理学研究注重空间作为地理坐标系统的社会关系

与空间组织、不平等的再生产与空间结构，认为性别

秩序是一种空间建构与再生产的产物，是劳动力市

场性别空间中不同行动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建构过程

及其空间生产过程。 生产地理学的研究为性别空间

实践如何生产或再生产性别空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

整体性的研究进路，通过解释两性的社会关系与空

间组织并再现性别空间结构与生产地理学过程，可
以更清楚地了解差异性的劳动力市场空间生产过

程、空间组织和机制，为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

等发展提供理论说明和经验支撑。 中国西部乡村的

零工劳动力市场受到传统与现代的性别秩序冲击，
展现出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空间性别意向，它并非一

个无主体的、静态的整体系统或空间权力关系，而是

一个男女零工在其中利用、塑造、阻碍或退出空间组

织的过程。 本文拟基于 Ｂ 镇零工角劳动力市场的

田野调查，围绕社会关系与空间组织、生产空间结构

与地理不平等，基于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工的空间实

践与空间生产，以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

地理学为分析思路，探讨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空间

生产与实践过程、空间化机制与空间实践策略。
２．田野概况

Ｂ 镇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全镇面积 ６４．８ 平方千

米，下辖两个社区 ７ 个行政村，街道常住人口 １１８９１
人。 Ｂ 镇零工劳动力市场由来已久，其发展得益于

Ｂ 镇的交通位置、来往人流以及有几十年历史的“棒
棒市场”。 “棒棒”即中国西南地区从事以人力搬运

工作为主的重体力劳动的农民，Ｂ 镇的棒棒原本分

布在车站集散地附近，后因当地政府禁止在街镇使

用人力木板车，棒棒们从以搬运为主转型为覆盖各

类活计的短工，候工地点从车站集散地改为 Ｂ 镇中

心地段的桥头。 空间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使 Ｂ 镇

桥头零工角成为附近乡镇与区县都颇有名气的零工

供应地。 原来的棒棒因为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几乎

都是男性，这一历史原因使得 Ｂ 镇现有的零工也以

男性为主。
Ｂ 镇零工工作地域包含乡村与街镇，工作范围

囊括农活、搬运、打扫等。 农活主要集中于春耕与秋

收时期，地多的农户会雇用零工帮忙耕地、插秧、割
谷、运粮。 搬运是 Ｂ 镇零工最常见的工作。 专门以

做一项工作为主的零工被称为“专业工”，如专业搬

运工指的是专做下车①与抬石②的零工。 “散工”即
在街道等活的零工，他们不仅做搬运工，只要有老板

招工，便会去做。 打扫工作以 Ｂ 镇相关单位临时招

工为主，偶尔会有家庭或居民个人招工。 此外，Ｂ 镇

零工还会做建筑工地的临时小工、喜宴白事帮工，甚
至洗碗洗衣等。 当地零工工资基本为现金结算，有
三种工资算法：一是包活，二是按工时，三是按活计。
包活结算即不分工时、不分做工人数，只算总价，承
包给零工。 按工时结算是针对用时不长的零散工

作，按照工作难易程度时薪为 １０ 元到 ５０ 元不等。
按活计结算是大多数“专业工”结算工资的方式，如
抬石的日薪是 ２００ 元。 下车按吨位结算，若是政府

招工，２０ 吨以上每人每吨 １５ 元，私人老板招工一般

是 ２０ 吨以下每人每吨 ２０ 元工钱。 红白事找人帮

忙，日薪一般是 １５０ 元。
３．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实地观察与深度访谈两种方法。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至 ９ 月笔者前往 Ｂ 镇进行实地调研，了解 Ｂ
镇零工劳动力市场概况，主要采取与当地居民闲聊

及参与观察的方式，初步掌握了 Ｂ 镇零工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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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基本情况。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至 １１ 月笔者再次前

往 Ｂ 镇，对 Ｂ 镇零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化进行了

重点调研，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再次进行跟踪调研，最

终选择 １５ 位访谈对象进行深入访谈，其中包括 １０
位零工和 ３ 位零工雇主以及 ２ 位零工的亲属。 访谈

对象基本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岁） 基本情况介绍

ＰＤＦ 男 ６０ 与亲兄弟一起在 Ｂ 镇做工，是本地收入最多的零工之一，以做“抬石”活为主。 做零工 １０ 年。

ＬＨＸ 男 ７３ 因妻子生病花光积蓄，为了不给孩子增加负担而开始做零工。 做零工 ２０ 年。

ＷＧＭ 男 ５８ ２００１ 年妻子去世，种地所得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生活，２００３ 年开始上街做零工。 做零工 １８ 年。

ＷＺＷ 男 ５７ 以做“下车”的搬运活为主，没有“下车”的工作便会去桥头等活。 做零工 １８ 年。

ＬＤＸ 男 ６６ ２０１７ 年为方便孙子读书离开村子到镇上居住，不种田地，没有收入来源便开始做零工。 做零工 ５
年。

ＰＸＨ 女 ５９ 为照顾家中的老人与孙子没有外出务工，农忙时在附近做帮工。 做零工 １２ 年。

ＷＬＨ 女 ３８ 为照顾家中老人与孩子，２０１６ 年从浙江返乡，因为不想赋闲便开始做零工。 做零工 ５ 年。

ＺＱＦ 女 ５４ 为照顾家中老人与孙子，２０１２ 年从福建返乡，后经人介绍开始做零工。 做零工 ８ 年。

ＬＱ 女 ３５ 以前在姐姐店里帮忙，２０２０ 年因为疫情返乡，就一直留在家里。 做零工 ２ 年。

ＷＪＮ 女 ４６ 一直没有外出务工，过去以绣鞋垫为营生，现在除了养家禽，会在闲暇时做零工。 做零工 ６ 年。

ＱＳＦ 男 ３８ ＬＱ 的丈夫，１７ 岁跟着亲戚外出打工，２０１４ 年返乡，现在的工作是货运司机。

ＧＣ 女 ７６ ＺＱＦ 的婆婆，２０１１ 年生病手术，之后身体便一直不好不能做重活。

ＴＮ 男 ５４ 镇上中学教师，因装修和搬运等需求，雇用过几次零工，有固定联系的零工，雇用方式主要是通过电
话联系。

ＨＷ 男 ５１ 镇上店家，因搬运、清扫等工作时常雇用零工，雇用方式是在零工市场招工，有时也会电话联系。

ＺＹＴ 男 ４７ 镇上包工头，在人手不够时会雇用零工，但对零工的要求相对较高，雇用零工的方式是通过熟人介
绍或直接在零工市场招工。

　 　 　 　 注：年龄截止时间统一为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男性气概、性别规训与
零工市场的性别空间形成

　 　 作为建构论或生产地理学视角下的社会关系与

空间组织，强调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空间是一个开

放、持续生产的空间实践与空间生产过程，空间中的

各主体具有自主性并在空间中进行各类实践，形成

了相对稳定的空间互动机制。 尽管现代性语境下两

性关系已逐渐发生改变，传统思想进一步瓦解，但西

部乡村的父权文化与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依旧占

据主导地位，两性关系表现为一种垂直的权力关系。
为维护这一不平等的关系结构，乡村社会对两性提

出了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表现为一种性别化的劳

动力市场空间分工，并通过空间规训、合法化承载实

现了零工市场中的性别空间生产。
１．男性气概与性别意识形态：作为生计来源的

男性零工市场空间形塑

笔者通过对 Ｂ 镇男性零工劳动力市场的田野

调查发现，在性别意识形态、男性气概与家庭劳动分

工的空间文化表征中，零工市场成为男性事业与家

庭生计的男性权力场所。 ＬＤＸ 是 ５ 年前来到 Ｂ 镇

街上等活的零工，今年 ６６ 岁，两个儿子在外打工，留
下三个孙子在家中。 ５ 年前村小学被撤后，为了方

便三个孙子读书，ＬＤＸ 和妻子带着孙子搬到了镇

上。 ＬＤＸ 提到自己做零工的原因：
　 　 我们两个老家伙之前是贫困户，屋头只有

农保，没有低保，钱不够花，搬到镇上来就更加

恼火了，屋头田地也荒了。 作为家中的男人和

顶梁柱，我必须出来做点活，找点零花钱。 养家

糊口的事情，你不能交给女人去做，“家属”在

屋头经管（照顾）孙头，做饭洗衣服，我出来做

零工，管他三五八块，至少我干了就能拿到现

钱， 拿 到 钱 我 就 能 周 转。 （ 访 谈 资 料：
ＬＤＸ２０２１１００３）
ＷＺＷ 是 Ｂ 镇 Ｄ 村人，今年 ５７ 岁，一直没有成

家。 ２００１ 年 ＷＺＷ 去深圳打了两年工，２００３ 年回到

Ｂ 镇。 他没有其他技能，也没有务农，做零工就是其

全部的收入来源。 ＷＺＷ 是专门做“下车”的零工，
主要“下车”的货物是建筑工地的水泥，在介绍自己

工作情况时，他同样说道：
　 　 我是家里的男人，为了家庭生计，我必须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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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糊口。 我们这个活路灰尘大，没那么多人愿

意做，尤其不适合女人，而且很多时候工地上下

车都是半夜，就是为了不耽误工地上白天上工。
做活路就是我们男人的事业，配合老板就是搞

好 我 们 自 己 的 事 业。 （ 访 谈 资 料：
ＷＺＷ２０２１１００３）
位于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 Ｂ 镇，受到传统性别

文化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影响，男性霸权主义仍然是

社会主流思想，男性气概被社会定义为拥有主导地

位的家庭供养者角色，男性负责“养家糊口”，女性

则主要负责家务与代际生殖［９］ 。 男性养家糊口根

植于文化情感与社会化过程，是以性别意识形态为

核心的性别建构，是男性霸权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
它体现出男性的一种文化与身份认同方式［１０］ ，被
当地称为“男性气概”。 具备男性气概通常被认为

是“男性”成员资格的标志［１１］ ，有利于个体建立男

性信誉从而成为主导性别群体的成员。 在男性零工

看来，赚钱养家是关乎他们男性气概最重要的指标，
男性是“家中的顶梁柱”，参与市场劳动是为了寻求

支撑家庭生活的经济收益。 为了不耽误工地白天的

工作，ＷＺＷ 大部分时间都是深夜上工。 才开始做

“下车”工时，他也很不适应，但考虑到家中父母只

能靠他赚钱供养，咬咬牙还是坚持下来，从 ２００３ 年

一直做到现在。 当被问到坚持下来的原因，他毫不

犹豫地指出就是为了“找钱养家”。 Ｂ 镇的男性零

工将劳动力空间视为自己与家庭的生计空间，“做
活路”就是他们的事业，在劳动力市场空间中的行

为目标是发展事业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为此他

们半夜被老板的电话叫醒也毫无怨言，“配合老板”
与顺应市场是他们的行动认知。

２．自我内化的性别空间规训：作为家庭补充女

性零工市场的空间实践

父权意识形态经由外部社会期待、父权关系合

法化与自我内化的性别空间规训，表现出一种家庭

优先、公私空间分异的女性行动导向，生产了作为家

庭空间补充的女性劳动力市场空间。 ＺＱＦ 的丈夫是

砌砖的大师傅，她年轻时跟随丈夫在建筑工地做小

工，后来因为儿子儿媳外出打工，她只能回到 Ｂ 镇

照顾读幼儿园的孙女和体弱多病的老人。 家中还有

不到一亩的田地，ＺＱＦ 舍不得“糊全家人嘴巴”的土

地，在种菜之余也会帮人打扫卫生赚取工钱。 她讲

述了自己返乡做工的矛盾与挣扎：
　 　 当时我不是很想回来。 我在外面打工，一

个月也有几千块钱的收入，回来了一年下来也

就几千块钱，自己荷包没几个壳儿（硬币）总是

不放心。 我不回来的话，老人不可能去跟到小

姑子，别人会说这一家人养儿都防不到老。 也

不可能让我家属回来，他工资比我多，只能我回

来照顾家里，让他也能安心在外面赚钱。 农村

的妇女，你既要会做活路，又要会持家，孝顺自

己父母还不行，还要孝顺公婆，伺候全家人吃喝

拉撒，短了一件都不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访谈资料：ＺＱＦ２０２１１０１９）
ＷＬＨ 是零工中的“手艺人”。 她高中毕业后跟

随舅舅到广东皮鞋厂打工，在厂里待了三年又去往

浙江，在建筑工地给工人做饭，有一手好厨艺。 ２０１５
年回到 Ｂ 镇后，ＷＬＨ 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做坝坝

宴③的帮工，一家四口主要依靠丈夫在外打工赚钱

养家。 她将自己做零工的原因解释为“闲着也是闲

着”，当被问及如何安排日常劳动的优先级时，ＷＬＨ
回答：

　 　 都是为了屋头，以屋头的事为重。 （访谈

资料：ＷＬＨ２０２１１００７）
父权制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以及制度化的男性

和女性之间的垂直权力关系［１１］ ，一方面可以用以

理解男性主导与女性从属的系统组织，另一方面可

解释男性对女性的支配［１２］ 。 为维护这种地位等级

差异以及支配关系，父权意识形态通过书面和口头

传递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和规章得以实现，并在

塑造性别主体性以及社会对两性的区别性要求和期

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１３］ 。 这种性别化的权力体系

通过外部社会期待与自我内化两种规训路径促使女

性接受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规训“是一种权力类

型，是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 ［１４］ ，根植于不平等体

系的规训行动，受制于某种权力关系并为之服务。
ＺＱＦ 的婆婆在谈到 ＺＱＦ 返乡照顾家庭、又种菜又打

零工时提到：
　 　 哪个提起她都是说她一直顾得家，天天伺

候我们两个老家伙吃穿，都说她孝顺，是个能干

人。 （访谈资料：ＧＣ２０２１１０１９）
在基于乡土社会的传统性别文化语境下，贤妻

良母是社会对女性人格与家庭角色的理想期待，
“孝顺”与“能干”成为乡村妇女是否优秀的评判标

准，而这些看似夸耀的话语反而正是女性囿于家庭

空间的表现。
在 Ｂ 镇，特意留在家中或返乡的女性零工，一

旦因为工作而忽略了家庭事务，可能会受到亲人或

邻里不同程度的“责怪”，因为照顾好家庭是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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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内之事”。 ＬＱ 的丈夫 ＱＳＦ 在谈论家庭日常消费

和生活方式时归纳了家中的劳动分工，认为家务劳

动与看顾孩子的任务是妻子的职责，为此可以接受

妻子不再全职劳动而导致家庭整体收入降低的情

况。 在他人强行定义女性劳动职责的同时，女性自

己也参与了定义自身为从属地位的社会过程。 ＬＱ
并未反驳其丈夫的观点，丈夫对家庭收入的显性贡

献让 ＬＱ 视 其 为 “ 家 里 的 功 臣 ” （ 访 谈 资 料：
ＬＱ２０２２１２２７），因此认为自己为了家庭和孩子做出

一些让步也是应该的。 在乡村社会，经济收入直接

影响到了女性的话语权，同时潜移默化的自我说服

使女性更容易接受来自家庭和职场的不公正对待。
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非制度因素形成了一个自主

建构的结构空间，生产了习以为常的、被大众接受并

遵从的社会规则［１５］ ，女性零工长时间被这种社会

规则塑造，从而内化这些规则并主动进行自我规训。
在调研过程中，被访女性零工承认自己在家庭中的

从属者身份，认为男性赚钱养家“天经地义”，她们

做零工并不是抱着养家的目的，而仅仅是“补贴家

用”，不会影响家庭的正常运转，因此她们随时都能

从劳动力市场空间中退出。 空间性别规训造就了依

附与服从的乡村女性特质，在家庭发展与个人利益

的矛盾下，ＺＱＦ 选择了家庭发展，留下工资更高的丈

夫在外赚钱，自己放弃工作回到乡村照顾家庭，她不

辞辛劳的动力来自“一直以来”女性的共享经验与

乡村社会共识。 女性零工正是在这些经验与共识

中，从个体角度自发理解性别权力并适应这一权力

秩序，接受社会性别规训，从而做出符合社会期许的

行为决策。
在社会期许下的女性零工将市场空间视为家庭

空间的补充。 家庭与工作的联系应置于劳动力市场

研究的分析核心［１６］ ，劳动力市场空间已完全嵌入

女性日常生活轨道。 家庭责任理论将家庭照料及关

于家务劳动的性别化社会态度纳入女性职业隔离的

解释范畴。 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要求与压力因社会对

女性履行这些角色的性别化期望而加剧，限制女性

的劳动参与以便她们履行家庭责任，是女性收入与

职业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１７］ 。 相较于城市女性而

言，乡村女性更具有家庭依附性，家庭是乡村地区女

性行为逻辑的归因，女性“半工半家”的劳动力配置

方式正是源自家庭发展与家庭角色的整体性逻辑。
女性零工将“为了屋头”作为自己日常行动的逻辑

起点，她们形容自己每天的劳动围绕“灶台”“菜地”
与“活路”展开，“灶台”代表的家庭空间是她们活动

的中心，在完成了家庭空间实践后，倘若还“闲着”，
她们才会进入作为家庭补充的市场空间。

三、职业场域、男性宰制与
零工市场的男性空间生产

　 　 生产地理学强调生产空间结构与地理不平等的

再生产过程。 男性零工在事业导向与利益驱动下进

行积极的空间扩张实践，通过劳动力市场空间宰制，
展现他们基于性别身份分异的整体性，表现为有利

于自身的市场空间符号、拓宽空间边界，以便维护其

在市场空间中的优势地位并寻求更多的就业资源进

行空间再生产过程。
１．“下力”与“半劳”：男性职业场域建构、空间

支配与性别空间符号化

从对 Ｂ 镇男性零工劳动力市场的田野调查中

可见，男性零工的空间扩展策略体现为通过标记市

场空间的性别符号建构男性场域。 Ｂ 镇的男性零工

通过空间聚集与地域占领以及男性零工的相互交

往，形成具有性别化特征的社会关系空间。 Ｂ 镇桥

头在男性零工的空间聚集下逐渐成为当地闻名的零

工市场，男性零工们每天早上到桥头等待工作，傍晚

离开，这一行动被零工 ＰＤＦ 形容为“到公司上班”。
为寻求更多的工作机会，零工之间还必须积极发展

人际关系网络，目标对象不仅包括零工需求方，还涵

盖了等待工作的其他零工。 有雇用零工需求的老板

通常都有相熟的零工，如 ＴＮ 在找零工搬运家中装

修的砂石水泥和废弃物时，就直接打电话给熟悉的

零工，他认为这些零工都是熟悉的人，能信得过他们

干活的质量。 ＨＷ 的招工思路和 ＴＮ 类似：
　 　 那肯定是熟人优先，不是打电话就是直接

去桥头喊人，哪个方式我都是先喊熟人来，有时

候我自己顾不上盯着，所以找几个熟门熟路的

我更省事。 要是去桥头看到熟人，结果你又不

喊他那也不好。 （访谈资料：ＨＷ２０２１１１０２）
由雇主招工的方式可见，与雇主的关系网络是

零工求职的重要因素，不仅关乎双方之间的信任，也
是乡土社会人情往来的行为表征。 而零工之间通过

社会交往形成的关系脉络是社会空间生产的必备要

素，正是在男性零工有意或无意的性别化互动下，充
满男性气质的空间复合体得以建构，从而使 Ｂ 镇的

零工市场成为男性场域。 正如男性零工所说，Ｂ 镇

桥头是他们“劳力的地方”。 但依靠空间聚集与空

间内的交往活动还不足以打造牢固的男性场域，需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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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女性建立更高的入场门槛，通过劳动力市场性

别符号的区分，形成更有利于己方的空间意象和空

间表征，使男性始终处于市场空间中的有利位置，不
断实现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空间生产。 当被问及如何

看待 Ｂ 镇的女性零工时，男性零工普遍认为“半劳”
不应该来做零工，因为零工活是“下力的活路” “半
劳做不了”。

　 　 做我们这些活路的女的少，下力的活路老

板不得愿意找半劳做，半夜让半劳去下车，半劳

肯定不愿意干。 （访谈资料：ＷＺＷ２０２１１００３）
零工当然是男的好找活路做，半劳能做什

么？ 一般都是在家里照顾娃，把娃送去上学了

自己再回去做点事，没事就回去种点田，好糊嘴

巴。 （访谈资料：ＬＤＸ２０２１１００３）
很少有老板找半劳做活路，除非在农村有

农活，才有介绍女工去做的，要不就是自己大队

上有活路，半劳去参加，别的半劳也做不了。
（访谈资料：ＬＨＸ２０２１１００２）
Ｂ 镇零工市场对女性的结构性排斥，经由表层

话语秩序，描绘了被有意建构出的深层性别秩序。
权力关系始终是空间社会建构的基础［１８］ ，市场空

间中的权力与权威被男性垄断，其表征之一为劳动

力市场空间中有意而普遍的男性定义［１９］ ，对女性

社会性别的定义与刻板印象的构造，代表了男性使

用霸权对女性进行支配与控制［２０］ 。 女性劳动力在

Ｂ 镇被称为“半劳”，意为一半的劳动力，和男性的

“主劳”称呼相对应。 根据 ＰＤＦ 等零工的回忆，在集

体生产时期，Ｂ 镇男性劳动力劳动一天积全工分 １０
分，女性劳动力因体力弱、力气小，通常劳动一天只

能有 ６—８ 工分，有时只能积男性劳动力一半的工

分，因此被称为“半劳”，这一说法一直延续至今。
直到现在，在零工市场的女性零工依旧难以摆脱

“半劳”的求职歧视和收入困境，比如作为包工头的

ＺＹＴ 就明确表示，人手不够找零工时优先考虑男性，
除非女性零工要价很低或是大师傅自带家属做小

工。 如前文所述，Ｂ 镇零工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并
不是单一的重体力劳动，但男性零工仍然将其视为

需要“下力”的工作，零工市场空间充斥了“男性”与
“力量”的空间意向，只有具备“力量”的男性才有资

格进入市场空间，“半劳”因为不能“下力”而受到整

个零工市场的排斥，连“手上活路”④市场都被男性

零工大量占据。 这种排斥并非先天形成，而是通过

塑造女性“柔弱的”社会气质，把女性零工从刻意营

造出的男性场域中剥离出来。 语言关系是一种权力

关系，包含着影响或支配他人的目的性［２１］ ，通过言

语创造的性别符号在 Ｂ 镇零工劳动力市场空间中

展现出一种有意的、结构性的不平等，性别身份叙事

被作为男性场域的一部分而得以建构，并用以维持

当地劳动力市场空间的性别区隔与女性排斥，男性

零工展现出对传统性别结构与权力制度的能动性运

用，以维持在性别空间关系结构中的支配性地位。
２．“找市场”：流动的男性空间再生产、空间宰制

与性别空间再分工

男性零工的空间扩张策略体现为拓展空间边界

以建立新的就业配置关系，实现空间宰制。 除了坚

守现有的市场空间，Ｂ 镇的男性零工还打破空间边

界，进行地域流动与空间扩张。 现代社会的劳动力

市场是时空压缩的流动空间，男性零工通过就业地

域的扩张进行积极的市场应对，扩大了就业的空间

界限，是一种积极的空间实践行为。 男性零工的就

业地域自由度相当高，从一开始以搬运为主的街镇，
扩展到乡村，再到其他乡镇。

　 　 原来我们是以在街上拉板板车为主的，你
小时候应该也经常见到我们。 后来农村建设

多，政府修路、农民自己建房，这样的情况多，好
多灰工都去农村做事去了。 我们抬石头是哪里

有活路就去哪里，附近这几个乡我都做过。 最

远的去过 ＪＬ、ＳＹ 这些乡镇，去外乡工钱给得多

一些，外乡没得我们这样专门在一个地方等活

路的零工。 （访谈资料：ＰＤＦ２０２１１００１）
ＷＺＷ 提到拓展空间、寻找市场的原因：
　 　 以前我们本地就有很多活路，现在活路少

了。 原先村头还有人，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出

去了，只剩老家伙在屋头，地也种不了多少，找

人做农活的也就少了。 现在物价猛涨，以前能

买两包水泥的钱，现在只能买一包，石子、沙这

些材料价钱都猛起涨，修房子的人少了，我们的

活路也少了，所以就要多跑跑其他地方，有熟人

介绍最好，做一次给老板留个电话，下次老板就

有可能来找你。 （访谈资料：ＷＺＷ２０２１１００３）
将市场视作生计空间的男性零工注定了他们追

求经济效益的实践逻辑。 市场空间越广阔，意味着

有越多的就业资源与就业机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

益。 当农村工作机会增多时，零工们选择流向农村

市场。 当农村市场衰退时，零工们又积极拓展现有

的市场空间边界，流向周围乡镇。 空间是劳动力市

场固有的品质，但当地劳动力市场空间的边界是模

糊的、重叠的，是不断被建造与解构的［２２］ 。 男性零

５８

劳动力市场中性别的空间生产与实践



工在拓展市场空间边界的实践中，搭建了新的社会

关系网络，获得了新的社会资本。 空间在这一过程

中体现出塑造工作信息流的强大作用，并由此产生

新的就业配置关系。 流动的男性零工看似不受时空

束缚，但其自由流动的背后是被限制在家庭空间中

的女性以及一套以性别秩序为基础的空间分工制度

的运转。 空间被视为一种可获取利益的资本，流动

自由与否关系这一资本的获取量，原有空间分工下

自由流动的男性截获了这些空间资本，禁锢于家庭

空间的女性则难以获取新的空间拓展权力，随着技

术发展而增加的空间流动扩大了男女零工的资本差

距，市场导向的男性零工为获取更多资源而倾向于

强化这一新的关系结构。 流动的男性零工在新的就

业配置关系中享有主动权，他们优先掌握了空间边

界扩张的机会，垄断了重塑的工作信息流，通过建立

男性包容与女性排斥的流动规则，实现了劳动力市

场空间的男性宰制。 在男性零工的自由流动和空间

宰制中，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空间被不断解构与重建。

四、就业空间限制、空间退出与
零工市场的男性空间强化

　 　 基于家庭导向逻辑的女性零工在劳动力市场空

间中表现出一种退让的实践策略，她们难以进入被

男性标记的求职空间，作为“他者”的空间感知使女

性退出桥头零工求职空间。 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性零

工在多重劳动空间下，通过选择邻近就业空间与确

定空间的优先级而限制自我就业空间。
１．“走不开”：时空矛盾下女性的就业空间限制

与空间妥协

就业空间限制首先体现在时空矛盾下女性零工

有偿就业的空间邻近性。 Ｂ 镇的女性零工首先要考

虑的是照顾家庭，这一空间限制使女性零工的就业

空间与家庭空间更为接近。 ５９ 岁的 ＰＸＨ 已经有两

个读小学的孙子，因为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面打工，
ＰＸＨ 便接过了照顾孙子的重担，每天早上送两个孙

子上学，下午 ４ 点就要从家里出发去学校接孙子回

家。 除了照顾孙子，ＰＸＨ 还种了 ２ 亩地，她的零工

工作主要集中于春耕秋收期间，做工地域仅限于自

家附近：
　 　 农忙的时候，地多的会找我去做活路，插秧

我做过，割谷子、扳苞谷这些都做过。 我自己做

的地少，别个找我帮忙我有空都会去。 为啥不

去嘞，一天有个一百多（工钱），而且就在这附

近，不耽误屋头的事，如果离（家）得远，我就会

看屋头有没得事才能去，一般不去离得远的地

方 做 活 路， 走 不 开。 （ 访 谈 资 料：
ＰＸＨ２０２１１００５）
女性在求职空间上限制较多，重视离家近、时间

合适等一系列事项，往往被迫在她们可利用的空间

内就业，形成了高度本地化的、时空分离的当地劳动

力市场［２３］ 。 人力资本理论在讨论女性职业隔离时

强调家务劳动作为隔离原因的重要地位，家务劳动

对女性劳动参与的桎梏正是通过时空限制表现出

来，最有力的解释指标是两性在就业抉择上对通勤

时间的考量。 女性时常面临家庭责任与就业的权衡

与取舍，具体表现为更长的通勤时间压力和可能扩

大的就业选择之间的妥协，女性的通勤时间比男性

更少，也因此减少了工作机会［２４］ 。 Ｂ 镇女性零工

的就业空间深受其家庭的影响，“不耽误屋头的事”
是她们就业的前提条件，因而离家越近的工作越受

到女性零工的青睐，显示出就业空间邻近性的特征。
女性零工的就业空间限制体现为时空矛盾下就

业空间让位于家庭空间。 ＷＬＨ 返乡是为了照顾家

庭，但家庭让她在做工过程中感受到负担，为了家庭

而放弃工作机会是常有的事。 因为手艺不错，其他

乡镇时常会有人找 ＷＬＨ 去做坝坝宴帮工，但 ＷＬＨ
还是拒绝了很多工作：

　 　 不光是 Ｂ 镇，其他乡也有人找我去帮忙，
只是我基本不得去，还是以经管屋头为主，不然

我专门回来做啥子？ 现在照顾娃和老人，等以

后甩包袱了再去打工。 如果去其他乡镇做活

路，屋头小的哪个接送上学，老的哪个煮饭？ 去

一两次还行，可以找亲戚帮忙照顾一下，去多了

别个也烦，会说我专门回来还往外头跑，那还不

如不回来。 （访谈资料：ＷＬＨ２０２１１００７）
ＷＪＮ 对在家没有外出务工的原因解释道：
　 　 能出去哪个不想出去挣钱？ 没出去的不都

是屋 头 大 大 小 小 离 不 得 人。 （ 访 谈 资 料：
ＷＪＮ２０２２１２２１）
时空矛盾下女性零工的实践策略展现出一种多

重角色冲突中女性的市场空间妥协逻辑。 已婚女性

角色冲突是一种普遍现象：一方面，现代劳动分工的

变迁使更多女性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取经济收

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空间

性别二元论；另一方面，大部分女性仍难以脱离“男
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家庭这一私人领域

依旧蕴含更多的女性意义，无论女性进入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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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她们仍未完全摆脱向内的家庭角色与家务负

担。 在 Ｂ 镇，女性零工的多重劳动空间使她们需要

更多精力兼顾家庭、土地与工作，而女性零工的家庭

导向促使她们将家庭劳动空间置于优先地位，留在

家中或者返乡的女性劳动力被视为专门“经管”家

庭的角色，家庭空间是她们日常活动的中心，任何其

他的劳动空间都应围绕家庭来展开。 女性零工被动

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实践通过巩固原有的家庭分

工秩序，使其家庭空间侵蚀职业空间，由此男性“主
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女性零工的空间退出实践

中得以进一步确立。 家庭外劳动力市场空间的性别

区隔与家庭内的劳动性别分工密切相关，女性零工

最终的就业空间抉择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其基于自我

规划而做出的理性的长期的收入最大化决定，而是

因她们受日常时空限制而被迫做出的劳动力市场空

间退让选择。
２．“不自在”：基于“他者”空间感知的女性求职

空间退场

Ｂ 镇桥头作为当地零工求职的标志性空间，因
为空间内活跃的男性实践，女性零工难以进入这一

求职场域。 做坝坝宴帮工的 ＷＬＨ 一般是在家中等

待熟人介绍工作，哪怕工作机会少得多，也不会去 Ｂ
镇桥头零工角等待工作：

　 　 我就是有人办坝坝宴，找到我去帮忙，我就

去，都是认得我的人介绍的。 认得我的人都晓

得我能做坝坝宴，一般主家各自屋头办，不找专

门办坝坝宴的，就会请人帮忙。 我晓得桥头那

里可以等活路，天天都能看到棒棒在那里等，那
我也不得去，那是他们棒棒等活路的地方，我去

坐到起像什么样嘛，肯定不自在得很。 那里就

是男的等活路的地方啊，没得女的去等，原先拉

板板车的等活路就是只有男的。 本来女的做零

活的就少，一般也就是在屋头等别人找或者等

别人介绍。 （访谈资料：ＷＬＨ２０２１１００７）
女性零工主动退出桥头零工市场的空间实践，

一是源自男性场域中女性因“他者”身份而难以形

成空间认同，二是受限于女性在传统社会规则下对

空间性别意向的敏感识别与保守抉择。 区域认同理

论认为，社会空间是在个人或集体的“生产”中被概

念化的，对特定空间认同的叙事依赖文化、边缘 ／中
心关系、 “我们” 和 “他们” 的身份区分等各类元

素［２５］ 。 空间提供了形成自我身份的基础，在男性

刻意营造的求职空间中，女性零工作为被排斥的

“他者”而难以形成空间认同。 长久以来，女性在性

别二分的社会规则中形成了一套灵敏的识别系统，
将空间识别为性别分割的二元空间，女性的、私密

的、保守的空间实践被认为是“安全”的，而男性的、
公共的、开放的空间实践被视为隐含着“风险”。 在

男性场域活动对女性零工而言是具有风险的，这一

风险或是他人的闲言碎语，或是自我内心的不安定

情绪。 正是因为如此，被访女性零工才会将自身去

零工角等待工作的行为视为“不像样”。
女性零工能够敏感地识别出桥头零工空间的男

性气质，她们轻易接受这一空间意向，并如同男性零

工所期望的那样，选择保守的空间活动———主动避

开男性场域。 男性空间给女性零工带来了“不自

在”的空间感知，促使女性零工受限于自我感知安

全的求职空间，即待在家中被动等待工作。 但值得

注意的是，“机会结构”日益受到职业性别隔离研究

者的重视，空间限制区分了女性与男性的求职与就

业机会结构。 Ｂ 镇零工等待工作的场所被定义为专

属于男性零工的场域，哪怕知晓在这里的工作机会

远大于在家中被动等待，女性零工去零工角的主动

性依然较低。 女性零工主动退出的空间实践强化了

她们对传统社会规则的内化路径，对空间实践场域

的保守抉择导致女性难以获得更多的空间资本，男
性在女性的这一惯习中被反衬出颇具主动性与主导

性的职业角色特征。 男性场域使女性产生一种“不
自在”的惯习从而减少零工市场的女性空间实践，
导致女性就业机会的减少，男性拥有更多的市场资

源与空间话语权，促使零工市场的男性空间再生产。

结　 论

本文通过以劳动的空间分工、交互主体性、社会

结构与生产地理学为视域的建构主义分析视角，围
绕社会关系与空间组织、生产空间结构与地理不平

等，探讨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空间的形成过程、实践

形态和行动策略。 笔者基于西部乡镇零工劳动力市

场研究的经验证据发现，劳动力市场性别空间建构

的过程是一个父权文化、性别规训、不平等的性别意

识形态等家庭外部制度环境及家庭内部性别秩序安

排下的性别空间实践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关系、规
则、结构、组织、意义的空间复合体不断建构的过程，
是一个通过空间中各主体的空间组织被建构与不断

再生产的过程。 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空间既是具体

的物质形态与地理系统，也是抽象的文化、结构、规
则与关系系统，两性经由空间利用、拓展、退出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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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相互建构，这一相对稳定的互动机制又通过

社会关系与空间组织进行建构与再生产。 这样一种

关系主义的历史性动态空间化机制，将社会规则、权
力制度、文化意义等结构性因素纳入生产地理学的

整体分析框架。
首先，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化的空间生产体现出

一种空间规训的职业场域逻辑与生产地理学的逻

辑。 通过基于父权主义文化中的男性气概、性别意

识形态及自我内部认同等性别规训机制，两性在劳

动力市场空间中形成了差异性的实践策略。 传统性

别意识形态是影响男性零工空间实践的重要因素，
体现为在男性霸权主义对男性家庭供养者身份的要

求下，男性零工以男性气概为自我认同标准，以事业

导向与利益驱动为空间实践逻辑，建构了作为生计

文化的劳动力市场男性空间。 女性零工则在空间规

训下自主理解性别化权力秩序，接受持家者角色定

位，将劳动力市场空间作为家庭之外的补充空间，展
现出女性的家庭依附性与家庭优先的行动取向和空

间表征。
其次，劳动力市场性别化的空间生产体现出一

种男性空间宰制与符号化性别生产的场域建构逻

辑。 通过塑造性别空间符号与空间边界扩张，男性

零工建立了包容男性与排斥女性的空间规则。 男性

零工的空间聚集、性别化交往以及对女性气质的男

性定义，营造了劳动力市场空间中的男性意向。 在

自由流动的性别化权力分配下，男性零工通过拓展

劳动力市场空间边界，掌握了更新就业空间配置的

主动权。 经由空间定义与空间流动，男性零工占有

了更有利的空间资源，拥有了更多的空间权威，打造

了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空间门槛，建构了资本差距

扩大化的性别空间秩序。
最后，劳动力市场性别化的空间生产体现出一

种女性空间限制与空间退出的场域建构逻辑与生产

地理学的逻辑。 通过求职空间退出与就业空间限

制，女性零工再生产了男性中心与女性边缘的空间

差序。 求职空间退出是女性零工基于空间排斥的回

应策略，体现为在“他者”空间感知下女性零工难以

形成空间认同，伴随着性别空间意向的敏感识别与

保守的空间活动抉择，女性零工主动退出求职空间，
导致就业机会结构的性别区隔。 就业空间限制是女

性在时空矛盾下的行动决策，体现为女性在权衡家

庭责任与就业过程中的就近择业以及角色冲突下市

场空间让位于家庭空间的空间妥协，缩减了女性的

空间实践范围，巩固了男性主导地位的合法性。 女

性零工的劳动力市场空间退让实践，经由女性零工

空间资源的自我削减与空间劣势的再次强化，成为

两性空间差序再生产的重要路径。
化解女性零工就业空间困境，关键在于打破空

间差序的结构性因素与行动性因素。 就业空间的性

别差序是传统乡土文化性别规训的结果，也是西部

地区乡村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经济结构比较单一的

表现。 女性就业与发展的命运应与全社会解放与发

展的道路相结合，当地政府应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
推动乡村女性平等就业，提升女性家庭与社会地位，
最终改善性别关系。 具体而言，一是需要破除女性

就业不平等的结构性因素，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良

好的制度环境。 产业发展不仅能拓宽就业空间，也
能满足乡村女性就近上工的就业需求。 二是需要提

升女性就业能力，培训女性专业技能。 随着乡村振

兴过程中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社会对技术型

工作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这一背景下，提升乡村女

性的职业素养更显得十分重要，以便她们获得更多

的就业机会与劳动报酬。
总之，本文通过对中国西部一个乡镇零工劳动

力市场的经验研究延伸了女性主义视角下有关劳动

力市场中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视阈，为建构论的空间

理论、劳动的性别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

的研究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支撑，回应了建构主义

视角下两性的空间实践、劳动的空间分工、空间的实

践形态有何不同以及不同的行动主体在实践中如何

通过劳动的空间分工、生产地理学和劳动力市场建

构出性别化的空间形态，也进一步探讨了西部乡村

如何抓住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推动乡村女性平等

就业与发展的社会目标。

注释

①“下车”即卸车，意为将货物从运输车上搬下来的工作。 Ｂ 镇的

“下车”工作，多指搬运建筑材料，如水泥、沙石等。 ②“抬石”在 Ｂ 镇

专指土葬修建坟墓时搬运石头。 ③坝坝宴是 Ｂ 镇一种特色宴请形

式，其举办地点多在农村院坝。 ④在 Ｂ 镇，不需要重体力的零工活

被称为“手上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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